




房产大鳄 

 

内容简介： 

  一场场风花雪月的情事，一张张神秘莫测的关系网，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利益链，直击房

地产开发商的秘密武器。 

“80后”无房青年，成功男人身后遭嫌弃的柔弱女人，两对人间至爱如奔腾不息的河，

荡涤了两颗陷入迷途的蒙尘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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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冯威龙雇用叶小篮到底想让她做什么？ 

一   邂   逅 

整座城市处于狂风暴雨的肆虐之中。 

路上的雨水已汇成了小河。 

怒吼的风，使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一声雷电兀地炸响，将天

空劈出了一条蛇形的裂纹。 

同时，这道闪电瞬间映亮了一个女人惨白的脸。此刻，四十多岁、面相柔弱善良、神情

憔悴的郑小燕正伏在一栋约三十层高楼的阳台上。她朝楼下看去，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妈妈，你又要跳楼啦？不要！！！” 

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小男孩惊恐万状的尖叫。 

…… 

此刻的郊外，风雨更加凶猛。 

路边的树疯狂地摇摆着，有些枝条啪啪地断了，叶子也纷纷凋落。 

一条宽阔的大河奔腾汹涌着向前，向前…… 

风雨中一个吃力地骑着自行车前行的身影渐行渐近，是三十岁左右、相貌平平的叶小篮。

只见她戴着副又土气又老气的黑框眼镜，头发扎成发辫后用黑卡子胡乱别在头上。此时，她

已被淋成了落汤鸡，前面的自行车篮里放着一小株被塑料袋包裹着的玫瑰，枝上开着一朵猩

红色的花。 

忽然，因路滑自行车歪了几下，女人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了水泥地上，倒过来的自行车

又一下子砸在了她的身上。 

她从自行车下面爬出来，几次挣扎着欲站起身来，但都失败了。脚疼痛难忍，是崴了脚

了。 

碰破的皮肤流出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向低处淌着。 

而暴雨依然瓢泼般下着，泼在她的身上，似乎永远也没有停歇的时候。她瘫在地上，抱

住自己瑟瑟发抖的双腿，陷在那种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茫然无助里。“谁来帮帮我呀？”

她对着一片雨雾哭喊，但回答她的，只有哗哗的雨声。 

有车从前面开过来，她惊喜地向人家招手呼救，但没有人理她，车驶过时溅起的脏水哗

地泼了她一身。 

也不知过了多久，雨水不落在她身上了，一双黑色的男式皮鞋像两只小船泊在她跟前。

她抬起头，一把雨伞撑起在她的上方，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站在她面前，几乎将她罩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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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请问需要帮忙吗？” 

那个几乎是自天而降般的男人摘下墨镜，用天籁般温和的声音问。两道剑眉，深邃如炬

的双目。铺天盖地的阳光似乎兀然来临，时光在这一刻定格。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感，

这是个怎样的男人？像一头雄狮。 

“我的脚崴了，站不起来了。”她带着哭腔说。 

男人二话没说，便将她抱了起来，快步走向停在旁边的一辆小轿车。 

被他抱起的一刻，她陶醉得几乎眩晕过去，像紧贴着大地一样踏实，如靠着火炉一样温

暖，她愿这一刻永远停住。 

将女人放进车的副驾驶座上后，男人又将她的自行车和花放进车的后备箱里。 

车内，女人打了个寒战。他将自己的黑风衣脱下来给女人道：“穿上吧，不然非感冒不

可。” 

她瑟缩在他宽大的风衣里，那种感觉，很暖。 

“谢谢您。我叫叶小篮，到郊区的花市上买了一株玫瑰，结果遇到了这场暴雨。”她说。 

“跑那么远的路就为了那一小株花？”他笑她，摇摇头，又问，“做什么工作的？” 

“在一家少儿杂志社做编辑。”她答。 

“是吗？怪不得有点小资。是学中文的吧？学中文的女人一般都很多情。”他又笑。 

“是学幼教的，幼教专业的本科。”她羞涩道，“您呢？” 

男人递过去一张名片。 

叶小篮看罢名片后惊叫道：“您就是著名的大庇天下寒士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威龙先

生？那本写您的人生经历的报告文学《传奇人生》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

可我刚才竟然没认出您来！那么一位高高在上的传奇人物——”叶小篮激动得身体微微颤抖，

眼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神采看着对方。她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低下头去，怕被男人

看穿了心事的样子。 

“那些文人净瞎吹，别听他们的。怎么，对房地产业感兴趣？”他一下来了兴致。 

“当然，这个全民谈房的年代，谁对房地产业不感兴趣？如果不是对这一行业这么关注，

怎么会知道您冯董事长的鼎鼎大名呢？”叶小篮笑说。 

“说得也是。”冯威龙淡淡地笑了笑道，继续开车。用一只手开，姿势有一种说不出的

洒脱。脸上刀削斧刻般的棱角，在这一刻变得分外柔和。 

“将后背放低些，这样舒服。”男人说话的语调水一样绵甜，并将座椅给她调了调。 

“是个这么细腻的男人，伸手可触，可人不是我的，我只能得到他偶尔掉落的一滴温柔。”

她心生一阵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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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飞驶着，风吹起她的头发。“起码这一刻，他是我的。”她被罩在一团甜蜜的雾气里，

时不时地低下头去，绞动着自己的双手，近乎眩晕地咀嚼着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光。 

他的车停在了一家医院的大门口。 

“我先送你去医院处理一下。崴了脚让专业的医生一弄便给扳过来了。”他说。 

过了会儿，从医院里出来的叶小篮已经能自己走路了。 

“我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小平房里，需要穿过一条窄胡同，车开不过去的。我自己回去便

可以了，麻烦了你这么久，谢谢！”叶小篮由衷道。 

“住在小平房里？”冯威龙眨眨眼睛，爽快道，“哪天我送你一套复式的单元房！” 

“真的？”叶小篮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你的脚真没事了？可以自己回去？”他又关切道。叶小篮点头。 

“那好，我要赶去电视台接受一个采访，就不多送你了。”冯威龙说着打开了车的后备

箱，将她的自行车拿出来。他看了眼，果决地将车弃到了路边的垃圾筒旁，对叶小篮说：“扔

了！一位这么诗情画意的女孩子骑这么辆破自行车，多煞风景！等以后有机会我送你辆车！” 

叶小篮又意外地眼睛一亮。 

“哦，对了，还你的外套！”叶小篮赶紧脱下来。 

他无言地将风衣重新给她穿上，然后出人意料地，忽然就俯下身来吻了吻她的额头，声

音异常温柔地小声道：“我家里需要一个做家政的，想去时联系我！”然后恋恋不舍地转身

上了自己的车，那辆黑色的小轿车噌地一下启动了，很快汇入了城市的车流中。 

叶小篮整个人懵了…… 

 

事后，在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叶小篮一次次地回想，如果不是在那个大雨

的日子里与冯威龙邂逅，她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 

“这和冯初次邂逅的日子，风那么大，雨那么凶，会是和他之间的某种凶兆吗？”以后

的日子里，叶小篮其实一直在隐隐地担心着什么。只是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团眩目、未知的

东西，她奋不顾身地想扑上去，已顾不得其他。 

 

此时，在一套宽敞的高档公寓的客厅里，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男孩哭得抽抽搭搭的，还

在紧抱住一个女人的腿不放。 

这正是刚才伏在阳台上往下看的郑小燕的腿。男孩满脸泪痕、脸色苍白，明显是受了过

度的惊吓。 

郑小燕心疼地将小男孩搂在怀里，安慰道：“好儿子，妈妈没有想跳楼，妈妈刚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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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外面的风雨这么大，担心你爸爸，到阳台上看看他回来了没有。” 

“你都想跳过几次了！你一到阳台上去我就害怕得魂都飞了！”小男孩哭喊道。 

“对不起，小树，我的好儿子，妈妈以后再也不去阳台上了，好吗？快去洗洗脸，该睡

午觉了。”女人说着便去硬扳儿子抱住自己的胳膊。 

“不！我不睡午觉！我睡着的时候就不能看着你了！”这个叫小树的男孩还是死死地抱

住母亲的腿不放，任母亲怎么扳也扳不开。 

郑小燕不知联想起了什么，泪水不停地汹涌而出，像一条流淌不尽的河。 

 

叶小篮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回到了自己住的平房小院。 

那是个简陋不堪的只有两户人家的平房小院，像个贫民窟。院门口外有一棵枝叶繁茂的

大树。 

远远地便看见她的男朋友宋晓晨正冒着大雨在俩人住的那间小平房顶上盖油毡，衣服湿

透了贴在身上，头发一绺绺地粘在头上。叶小篮眼睛就涩涩的，她故意没跟宋晓晨打招呼，

悄悄进了小屋。 

她第一个动作便是打开衣柜想把那个装冯威龙风衣的包藏在柜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她

很快发出了一声尖叫：“天啊，衣柜里的衣服上都出现了黑斑点！这以后怎么穿啊！” 

紧接着她发出了第二声尖叫：“我的《传奇人生》都被屋顶上的漏雨淋湿了！” 

叶小篮一下就崩溃般发出了第三声刺耳的尖叫：“宋晓晨，你给我下来！” 

叶小篮一声比一声尖利的叫声穿透了屋顶，穿过雨声，向着天空刺去。 

很快，三十岁左右、文质彬彬的宋晓晨从屋顶上下来了，晃荡着两只泥手浑身湿淋淋地

站在屋门口，眨着他露珠般纯净的眼睛，和颜悦色地有意逗着叶小篮消气： 

“我费这么大的劲刚刚修补好的屋顶，让你的叫声又给穿出窟窿来了！” 

在宋晓晨进屋之前，叶小篮已迅速地将冯威龙的风衣塞进了一个隐蔽处。 

叶小篮气不打一处来，心中一场压抑太久的埋怨终于爆发了出来： 

“我们怎么混得这么惨？！看看其他男人，有的辞职去开公司，有的炒股发了财，买了

房子，你除了上广告公司的那个破班，业余时间开那辆破摩的，还会干什么？担心给你施加

压力，我一直强装笑脸过日子，可你看看这房子，这哪是人过的日子？！” 

“我不也一直在卖力地赚钱吗？可现在这房子这么贵——”宋晓晨无奈道。 

叶小篮赌气扭身走出屋来，挥着镢头刨着窗外的一块坚硬的泥地，用手扒拉、拣拾着其

中的小石块。忽然，她疼得咝咝哈哈地抽搐了一下，是小石块将手指扎破了，血一滴滴地滴

在碎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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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忍着疼痛，将那株玫瑰花苗栽进去，然后培上土。 

在灰沉沉的天空下，那朵猩红色的玫瑰花将破旧的小院映照得诗意盎然。 

叶小篮环顾一眼狭窄的小院，发狠道： 

“这个狭窄的小地方！只够一株玫瑰栖身，等什么时候，我要拥有一大片的玫瑰园，满

园里种满猩红色的玫瑰花！” 

“如果这一株玫瑰，只为你一个人开，又有什么不可呢？”宋晓晨在旁一语双关地说。 

宋晓晨迟疑着又开了口：“小篮，我知道这个时候又提结婚的事不是个时候，可咱将这

房子维修一下，刷刷白，不就能结婚吗？这间小平房，虽然是租的，可好歹也是个能遮风避

雨的家。” 

叶小篮走回屋后环顾四周尖利地叫道：“这间破房子哪能称得上是家？一个真正可以称

为家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有人来叫你卷铺盖走人，是窗外盛开着的玫瑰花，是满书房里的

书香，是厨房里印花的洁净瓷砖——”叶小篮憧憬着，脸上浮上了一层柔和的光。 

宋晓晨紧跟在后面深情地说：“可在我的感觉里，爱人在的地方就是家，哪怕是一顶帐

篷里，哪怕是一棵大树下。具体到咱们俩，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是身体的家，也是

心的家。” 

也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叶小篮的心情兀地好起来，说：“谁说我就是一辈子走霉运

的命？说不定天上掉大馅饼单单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李嘉诚不就老做慈善事业吗？” 

“也说不定哪天哪个房地产商就会对我们这对可怜的无房男与大龄剩女忽发善心，白白

送我们一套大房子。”宋晓晨开玩笑。 

“做梦想好事！”叶小篮笑着去刮宋晓晨的鼻子。 

宋晓晨反过来刮叶小篮的鼻子，笑道：“说你呢！” 

叶小篮走到镜子旁照了照，说道：“晓晨，我原来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相貌平平。我

真的有那么差吗？在你的眼里，我具体是怎样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宋晓晨道，“在我眼里，你怎么看怎么舒服。” 

“是吗？”叶小篮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心说，“也说不定，我这只丑小鸭，在白马王子

的眼里，就是只天鹅呢？” 

那个时刻，叶小篮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意念、憧憬，当然，还有更主要的，比如爱、情

欲，使她原本安宁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火车站出站口处，黑压压地潮水般往外挤的民工中，一个背着被窝卷的乡村男青年显

得非常惹眼。虽然穿着破烂，但魁梧的块头和眉宇间的气度使他显得那么卓尔不群，跟

5



身处的环境显得很不协调。这是年轻时的冯威龙…… 

 

“啪”地一下，刚才一连串的画面骤然消失。一片掌声响起，是电视台的演播大厅。 

漂亮的女主持人说道： 

“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放了一段根据大庇天下寒士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

威龙先生真实的创业历程拍的纪录片的部分片段，里面的人物由冯总亲自出演，真是感人至

深。从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到今天省内著名的房地产大腕，冯先生创出了一个人间奇迹，令

我们感叹不已。这也就教育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 

气宇轩昂、身着高档服饰的冯威龙出现在画面里，面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我走出火车站口初次踏上这座城市的时候，全部家当只有

口袋里的1.2元。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身处社会最底层时所受的诸多刺激给我的动力。以

后，我一定要盖很多很多的房子，给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 

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看他的眼神充满敬仰。 

…… 

一栋豪华的房子内，郑小燕和儿子正坐在家中的电视前看那个电视节目。 

郑小燕看着画面陷入回忆之中，对儿子幽幽地说： 

“那时，我是个乡村教师，你爸爸要来风城当建筑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工，我便辞

去教师的职务，跟他一块儿进城来了。后来你爸爸用你姥爷卖羊的几万块钱做本钱，组建了

十多个人的小建筑队，‘几把瓦刀，提着灰桶，流落他乡，砌砖打墙’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

写照。后来你爸爸的公司兴旺后，我便离开公司又干起我小学美术老师的老本行，因为我喜

欢单纯和诗情画意的生活，喜欢看孩子们天使般的笑脸，喜欢将世间的美种植进孩子们的心

里，而不喜欢整天跟那些数字打交道，讨厌商场上的尔虞我诈、血腥厮杀……” 

 

冯威龙做完采访步履洒脱地走出了电视台巍峨的大楼，开着车驶进了城市的车流中，最

后，进了一高档社区。 

“回来啦。”门开处，郑小燕热情地迎着他，将一杯咖啡递过去道，“威龙啊，什么时

候我们回老家一趟好吗？刚才我和儿子看你的节目了。感觉你接受采访时说起自己的出身，

有种作秀的感觉，那段苦难的经历成了你成功人生的一种炫耀，而你似乎完全忘了当时的真

实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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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秀别人怎么知道我冯威龙？咱们的房子怎么能卖得那么快？我现在接受采访都

极少有时间，哪有空回老家忆苦思甜去啊？”冯威龙喝了口咖啡不以为然道。 

郑小燕无奈地摇摇头。 

这时，冯威龙关切地对郑小燕说：“家里请个保姆吧，咱这套大房子，只打扫一遍卫生，

就够你累的。” 

“好的，谢谢！”郑小燕感动道。 

 

已是黄昏，那个平房小院里，炊烟袅袅。 

“咚咚咚！”从小院里的其中一户人家里传来砸钉子的声音。 

原来，是叶小篮在往墙上固定一幅用镜框镶着的画，画里是一幢欧式风格的小别墅，非

常美。 

钉好后，叶小篮反复地看了又看，还好，钉得很正。 

她开门出来，看见窗外的那株玫瑰上又有一朵新的花绽开了，惊喜地禁不住俯下身去，

用脸去蹭那毛茸茸的花瓣，心中升起一种温柔的感动： 

“这株玫瑰是否通人性呢？自知是我和它邂逅的契缘，感知我手指上的血曾滴在它的土

上，所以才这般繁盛地生长着，带给我意外的喜悦。” 

她舀来清水，小心地浇灌着那株玫瑰。 

进屋后她又偷偷摸摸地将门关好，打开柜子，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拿出冯威龙的那件风衣

来，抱在胸前，眼睛一下子变得湿润不已，道：“又触着你了，我的人呵。” 

她用手细细地触摸着，生命深处发出呼唤：“这布料上有体温，也有心跳。我触摸着这

件衣服，就是在触摸着他，就能吮吸到他彼时的呼吸了呀！” 

她头俯向衣服，微眯着眼贪婪地嗅着衣服上的气味，一丝隐约的烟草味和男性气息若隐

若现。也许是她自己想象的。 

她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感觉，拿出名片，照着上面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我冯威龙。你哪位？”电话里传来一个浑厚、低沉的男中音，声音充满磁性，像

是海水轻轻晃动的声响。 

叶小篮拿着手机的手微微战栗起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喂？”对方又问了一声后，“啪”地挂断了电话。 

叶小篮拿着手机一动不动地坐着，怔怔地发着呆，心里久久地盘旋着一些深情的话语： 

“如果有一种瓶子，能把他的声音捉住该多好，想听的时候就打开晃一晃。世上有些情

感，难道永远无法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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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外面响起了摩托车熄火的声响，天色已很晚了。叶小篮赶紧将那件衣服藏起来。 

“小篮，我回来啦！”宋晓晨兴冲冲地进了屋门。 

“回来啦！”叶小篮迎过去，将一大玻璃杯泡好的茉莉花茶递给男友，“喝点水吧。” 

宋晓晨抬头看见了墙上的画：“咦，新买了幅画？” 

“什么时候能住上这样的小别墅，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叶小篮眼神迷离地看着那

幅画憧憬道。 

 

晚上，叶小篮穿着睡衣正侧躺在床上想心事，宋晓晨冲完澡后上了床把手伸过来。 

“一点欲念和心情都没有。”叶小篮认真地对宋晓晨说。 

然而宋晓晨并不管她：“什么都依着你？你什么时候有兴致过？要等着你愿意，黄花菜

都凉了！”说着兀自开始动作。 

叶小篮紧扯住被子和衣服，感到烦乱极了，她觉得那是对自己身体的一种侵犯。 

宋晓晨觉得被伤了面子。“你这个石女！修女！”他气恼不已地叫嚷。 

“女人都这样的。”她尝试着解释。 

“就你这样，别的女人肯定不是这样的！整天在床上呆得像块木头似的，所谓‘在其位，

谋其政’，你既然满足不了我，别怪我在外面找。”性欲未得到满足的宋晓晨像一只发情的

鸭子，嗷嗷地乱叫着，一改平时的温存。 

叶小篮的火腾地一下起来了，忽地坐起来，嘴角撇了撇道： 

“我满足不了你？你满足我了吗？我想住在一套属于自己的哪怕再小的房子里，这要求

不高吧？再说了，我们又没领结婚证，我有什么义务必须满足你？” 

宋晓晨被击中了什么，一下怔住了，面红耳赤道：“我已经整天累死累活的了，还能怎

么样呢？这一阵子，也不知是怎么啦，你看哪里都不顺眼。” 

 

冯家宽敞的客厅里，叶小篮低眉顺眼地站在了郑小燕的面前。 

叶小篮的脸上有一种漂白剂似的白，神态忐忑，有些不敢正视郑小燕的眼睛。 

郑小燕以某种优越感，对叶小篮介绍道： 

“这复式的房子实在太大了，我一个人打扫一次卫生就累得够戗，所以才决定请个人帮

忙。我们本来可以住郊区别墅的，可我们家孩子他爸说要‘大隐隐于市’，故而住这闹市里

的公寓。我就不明白他了，我们规矩的生意人家，有什么需要‘隐’的？这个小区也是我们

自己开发的，留了一套自住。”郑小燕向叶小篮介绍，多少也有显摆的意思。 

叶小篮又惊讶又羡慕地道：“这么高档的小区是你们家自己盖的？！那你们还不是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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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套就住哪套啊？” 

郑小燕笑道：“那当然了。我们留下的这套，是小区里的楼王。不过拥有再多的房子，

也只能住一套。” 

“不过，高处不胜寒哪。”稍过了会儿，郑小燕神情黯然地发了这么句感慨。 

“小树，过来见见阿姨，以后由她来照顾咱们三人的饮食起居。”郑小燕又喊着一个正

趴在露台上拿着个望远镜眺望远处的儿子。 

小树拿着望远镜过来了，举起望远镜对着叶小篮照了好大一会儿。从这个方位照照又从

那个角度照照，最后，他手指着叶小篮语出惊人：“这是颗埋进家里的定时炸弹！” 

惊得叶小篮浑身激灵了一下。 

这时，小树忽然指着地板上大声尖叫道： 

“看看这些脏鞋印！像猫爪子一样！这哪是来打扫卫生的？分明是个破坏卫生的！” 

“对不起啊，因为我从小至今住的地方都是水泥地，因而没有进门换鞋的意识，以后我

一定改！”叶小篮红着脸忙不迭地赶紧道歉，慌乱地到鞋柜处找了双拖鞋换上了。 

郑小燕给叶小篮倒了杯水：“请喝水。” 

“不许她喝咱们家的水！”小树发出尖叫。 

叶小篮尴尬地将拿在手里的水杯放在茶几上。 

“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么没礼貌。”郑小燕训小树。 

叶小篮坐在餐桌前开始择菜。 

“不许你坐我们家的凳子！”小树又发出尖叫。 

叶小篮尴尬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 

忙了一会儿，冯威龙回家来了。冯家三人在餐桌上坐下了。 

叶小篮从包里拿出自带的那瓶矿泉水，坐在阳台的小凳上喝。喝着喝着，泪水啪嗒啪嗒

地掉在地上。 

“怎么样，做得还习惯吗？”一个温暖柔和的声音。冯威龙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关切

地问。那是一团怎样温暖的来临，只要他在她的视野里出现，就是她生命里唯一的阳光。 

很快，冯威龙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来塞给叶小篮，示意了下郑小燕的方向，特务似的凑近

叶小篮小声说：“除了她给你的一份工资，我再额外给你一份。” 

这时，叶小篮无意中瞥见小树正站在阳台门口歪着头以警觉的眼神观察着他们俩，不觉

一凛。 

“小篮！”忽然传来一声温柔的叫，郑小燕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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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按照我刚才给你说的去做，去把阿姨的小凳搬回客厅，请阿姨跟我们一起回餐

桌上吃饭，请阿姨喝水。”郑小燕厉声命令儿子。 

“没事的！我在阳台上挺好的。小树还是个孩子。”叶小篮赶紧说。 

“正因他是个孩子，我非要让他这么做！我要教会他，从小便懂得尊重别人。”郑小燕

依然厉声道。 

小树被逼无奈，只得抱起阳台上的那个小凳，对叶小篮礼貌地道：“阿姨，我错了。请

回餐桌上吃饭吧。” 

“走，去吃饭。”郑小燕亲热地揽着叶小篮回到餐厅里的餐桌上坐了。这一刻，叶小篮

有一种融入了这个家庭的感觉。 

“阿姨，请喝水。”小树又端了一杯水来递给叶小篮。 

“谢谢小树！”叶小篮赶紧说。 

郑小燕热情地用公筷不停地给叶小篮夹着菜：“小篮，多吃菜，别拘束啊！以后在这里，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叶小篮心生感动，却又心虚地不敢正视郑小燕。 

这时，小树却委屈地哭起来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出来，说道：“对人讲礼貌是没错，

可她是个女妖精变的！” 

 

悦来大酒店的一楼雅间内，冯威龙正和土地局蒋局长、民工队队长沈三等几个生意场上

的人在一块儿边喝边谈，聊些轻松的男人话题，气氛热烈。 

“我那个老婆，穿的睡衣上都露着洞。我一次次地想啊，自己这辈子凭什么被这样一个

邋遢女人占着？就因为那一张纸？人生苦短，草木一秋，眼看着这一辈子就要过去了，我老

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恐感，想极力地抓住点什么。”蒋局长说。 

“我那个老婆，都老娘们了，身体臃肿得像水桶，丑死了，看我看得可紧了，醋坛子跟

腰一样粗！”沈三恨恨地不屑道，“那帮老娘们，没别的本事，吃起醋来，可一个个都像打

翻了醋坛子般。”沈三越说越气。 

“没办法，我们男人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一见到漂亮女人就亢奋。还是冯威龙

好啊，人家是土皇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酒肉穿肠过，美女床前流，不像咱们这人民公仆，

什么群众影响呀、领导印象呀、作风问题呀，随便一个帽子扣下来就吃不消。”蒋局长又说。 

冯威龙说： 

 

“那个香港作家说什么来着？女人二十，像非洲，只是未经开发。女人三十，像印度，

10



又热又成熟，又有神秘感。女人四十，像美国，技术完美——” 

 

“女人五十，像欧洲，到处是残垣断壁。”五十多岁的蒋局长接过话茬撇了撇嘴不屑道。 

“女人六十，像西伯利亚，人人知道地点，可是没有人要去！”六十三岁的沈三喝了一

嘬酒高高在上地说道。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暴露的吊带裙、漂亮得让人眩目的年轻女孩踩着高跟鞋从大酒店的

窗外袅袅婷婷地走过。女孩染了满头的黄头发，用发卡凌乱地别在头上。 

“快看，是块未经开发的非洲处女地！”蒋局长喊。 

男人们轰地一声都站了起来，围到窗前热辣辣地看着，漂亮女孩听见动静回过头来看，

粲然一笑，但并未看清什么人。 

冯威龙眼神呆呆地看着女孩，一下就被迷住了，眼珠都转不动了，下意识地说了句：“真

应了那‘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诗句了！”说罢赶紧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女孩粲然一笑的照片。 

而就在这时，家中的保姆叶小篮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说道：“冯总，你的手机充电器

送来了。” 

叶小篮恰巧看见了刚才的一幕。“是叶飞舞！”她心里惊叫一声。 

而叶飞舞并没看见叶小篮。 

“啊？哦。”冯威龙心不在焉地接过了叶小篮手中的充电器，看也未看叶小篮一眼，眼

睛还追随着叶飞舞。 

直到叶飞舞已走远了，冯威龙还在望着她的背影痴痴地发呆，像个陷入初恋的小男孩般。 

那个时候，在场的三个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以后会一一栽在那个叫叶飞舞的女人

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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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叶小篮：和男友宋晓晨分手了 

 

夜里，宋晓晨和叶小篮正酣睡着。 

睡梦中的叶小篮忽然爆发出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激情，呼吸急促地爬到了宋晓晨的身上，

近乎疯狂地这里那里地狂吻着他。宋晓晨微眯着眼，假装睡着了，甜蜜地享受着女人的主动。 

“威龙！”睡梦中的叶小篮忽然喃喃着深情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宋晓晨的身体一下僵硬了，忽地坐了起来，啪地按亮了床头灯，猛地将叶小篮掀到了地

上。 

“你把我当成别的男人的替代品了！”宋晓晨气愤不已，“快说！威龙是谁？” 

头发凌乱、只穿着内衣的叶小篮坐在地上，一副还未彻底醒过来的样子，呆呆地看着宋

晓晨。 

宋晓晨马上去翻叶小篮的包，发现了一张名片，他看一眼名片念道：“哼，冯威龙，大

庇天下寒士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来头可真不小！这个男人肯定有很多房子是吧？” 

他又检查她的手机，发现了一条短信：“杂志社说你工作交接得不够清楚，让你再回单

位一趟。” 

“什么意思？”宋晓晨问。 

“我，辞职了，去冯家做家政。”叶小篮老实回答。 

“什么？你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放着好好的编辑不做，去他家做保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

事先不跟我商量？” 

“这份新工作，离咱家近。”叶小篮找着借口。 

宋晓晨眼睛里像喷火似的，上前一把抓住叶小篮道： 

“以后不许再去冯家了！记着了吗？这终究不是什么体面职业，你把这差事辞了。”宋

晓晨警告。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没有权利管我。你是我的什么人？我们又没领结婚证。”叶小

篮强硬道。 

宋晓晨被击中了软肋，痛苦地戴上头盔，推着摩托车离开了家，在街上风驰电掣般行驶

着。 

 

这是个大风的夜晚。叶小篮在自家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像一尾被煎着的鱼。 

她干脆爬起来，披上外衣，走出自己的平房小院。 

一个黑影在后面跟踪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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